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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随湖南岳阳的朋友登岳阳楼。
其一楼和二楼的中堂都悬挂着木匾镌刻
的 《岳阳楼记》，字是世称“行书大妙”
的清代书法家张照写的。登楼完毕回到
一楼，我再次注视那块摹品，很深沉地感
叹说：这真迹比楼上的摹品就是强多了！
说完周围一片寂静，我以为众人大有同
感，不料同行的一位作家斥道：你瞎扯什
么，这块是摹品，楼上那块才是真迹！

岳阳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书法道
行很深，许多人都搞不清的。我当时真
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得了这个教训，我回家就把古人的
字帖放大复印，贴满整面墙壁，不时揣
摩临习。我是个心浮气躁的人，字还没
有认全，就直接临草书，任性挥洒，觉
得特带劲。最可笑的是从此不管走到哪
里，都随身带着一布兜叮当作响的印
章，毫不珍惜地把一张张大白宣纸横涂
竖抹，被故意搞笑的人喊做“书法家”
也不知脸红。有高人看了，语重心长
问：你写过楷书吗？同样的问题，我小
时候就遇到过：老师让我描红，我胡乱
涂鸦；周日看父亲给人写招牌受尊敬，
很羡慕，让父亲教我。父亲甩给我一本
楷书字帖：先临完再说。我赶紧躲开：
那么辛苦，犯得着吗？直到后来学写毛
笔字，仍是想：临帖不过就是照葫芦画
瓢，是葫芦就行，没必要划地为牢。

不久前有机会到浙江瑞安，一睹瑞
安前贤、有“一代书宗”之誉的明朝书
法家姜立纲墨迹，忽然发觉自己原来是
如此虚荣愚蠢。

姜立纲从小天资聪颖，七岁就被朝
廷征选为翰林院秀才。明黄佐的 《翰林
院记·选充秀才》 记载了这件事：“秀才
之选始自太祖 （朱元璋） 时，然未始隶
翰林也。英宗时，始选奇童及善书法，
充本院秀才。天顺中有姜立纲，字廷
宪，居梅头里，七岁以能书，命为翰林
院秀才。”他成年后一直受到重用，因为

守孝求归，悲伤过度而亡。朝廷念其往
日业绩，特命有司遣官谕祭，以示褒
恤。谕祭文后被刻成石碑，今仍立于东
溪村姜氏宗祠。

姜立纲擅长楷书，其字体度浑厚、
清劲方正，是很标准的馆阁体，在天
顺、成化、弘治三代，名噪一时。当
时，凡内廷制诰、宫殿碑额，大都出于
他的手笔，声誉很高，“人得篇纸，争以
为法”（《图绘宝鉴》）。明代天一阁主
人范钦说“成、弘以来，尚正书，姜立
纲端正、凝重，世顾好之，迭明宗习”
（《评书·弇州山人稿》）。姜立纲的书
法名气，当时远播日本。其国有国门高
十三丈，专门遣使来请姜立纲书写匾
额。“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
中国惠我之至宝也。”（何乔遴 《名山
藏》） 姜立纲的生前身后，其书法都受
到颇高的品评，明人笔记屡见记载：“姜
……今遗迹在京都，价亦不减希哲 （祝
枝山）、履言 （王宠）。”（项子京 《书画
跋》） 由于时人以得到他的书法为幸
事，摹品随出。明人话本 《醉醒石》 记
述：成化之际，某人曾仿姜立纲书体，
冒姜立纲名字，行骗钱营生。

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或诰敕体，
所谓“台阁”，本指尚书，引伸为官府的
代称。馆阁体是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考
场通用字体，也是官用书体，早在宋代
即已出现，以明清两代为盛。因为欧阳

询父子与赵孟頫书
法的强大影响，以
欧、赵两种风格渐
渐演变而形成的馆
阁体，被历代视为
正宗，遂成学书必
经之路。时至今日
我们在报刊公文上
看 到 的 官 方 书 体 ，
仍 是 这 样 的 楷 体
字。明永乐时翰林

院侍讲学士沈度的字深受皇帝赏识，称
之为“我朝王羲之”，一时名重朝野，乃
至片纸千金。士子争相仿效。至永乐、
正统年间，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
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士夫清
玩风气和帖学由之盛行，整个明代书体
以行楷居多，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
几乎绝迹。清代科举考试，比明代更重
馆阁体，要求乌、方、光、大，以体现
气象博大、笔势恢弘。在科举试场上，
这种书体会加分不少，馆阁体因而成为
必学书体。

然而，一种书体一旦僵化，千篇一律、
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也就难避陈陈相因、
沦于流俗之弊。馆阁体讲究的黑、密、方、
紧，大小齐平，虽方正光洁但凝固刻板，
强调的是楷书的共性，几无个性可言。
世间士子为求干禄竞相摹习，横平竖直
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
术情趣和个人风格，乃至成为对书法抒
发情性本质的悖反、对有才华的书法家
的无形束缚，不能不为有识之士所诟
病。周星莲的 《临池管见》 形容为：“土
龙木偶，毫无意趣。”沈括的 《梦溪笔
谈》 说得更绝：“三馆楷书……求其佳
处，到死无一笔是也。”某种程度上，

“馆阁体”成了书法品评的一个贬词。
事实上，即便就是当时的许多士

人，也只是把馆阁体作为安身立命的入
门功夫，而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追求，

在馆阁体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特色，师
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
目的的书风重又抬头，馆阁体渐次消
弭、过渡、转变，以至祝允明、文徵
明、王宠等人为代表的吴门书法成为当
时的书法主体。姜立纲亦不例外，除擅
长楷书外，草书的造诣也极高，结法圆
熟，笔势流畅婉转，如传世珍品 《李太
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笔法潇洒秀逸，雅
健遒媚，深得唐怀素神髓。其楷书与草
书两种墨迹倘分别观之，很难相信是出
于一人手笔，仔细欣赏，又气息贯通，
一脉相承。他喜爱游历，直接影响着他
的书法艺术。何乔遴的 《名山藏》 记
载：姜立纲尝临湖舍作“皆春”二字，
适有操舟过其前，冲涛骇浪，字遂写成
风波行舟之势。这样的书风，显然不是
呆板的冬烘先生所能为。

楷者，楷模也，其凝结的书法内涵
远多于其他书体。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
标准字、法则字，集大成字，是文字规
则和审美规则结合的基础，掌握书法基
本技巧的路径。不学楷书写出好字，也
许有可能，但也就是可能。而不学楷书
的缺失积习终身，则肯定难于登堂入
室。当然，爱好书法并不一定非要登堂
入室，只是自称或被称“书法家”的时
候最好谨慎些，免至贻笑大方。

无疑，书法应具共性和个性的双重
美，一味地褒扬或贬斥某种书体都有偏
激之嫌。一方面，馆阁体作为官方使用
的一种书体，强调规范，无可厚非；另
一方面，追求书法的艺术个性乃是天经
地义。问题在于，浅薄如我，如果借口
馆阁体缺乏个性而以为学习书法可以不
遵法度、循序渐进，甚或像某些更为过
分者那样，恣意妄为，矫揉造作，以丑
怪为尚，则表明的也许是缺乏甚至根本
不具起码的书法修养。

拜读姜立纲的墨迹让我获得莫大裨
益，这是我瑞安之行最大的收获之一。

眼前放着一只黄、黑、红、绿、粉
数色相间的布老虎，这是我在西安旅游
时在一位老乡的铺子前买的，那铺子就
在骊山脚下。我喜欢这些由老乡们自己
制作、充满乡土气息的手工品。

我来西安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去茂
陵瞻仰霍去病墓。反复端详着这只布老
虎，我想：是孩子，应该都玩过玩具，
曾经跃马横刀、千里奔袭、大战漠北、
封狼居胥的霍去病，他在孩提时光里玩
过什么样的玩具呢？

忍不住好奇，我上网查询布老虎的历
史。一查方知，原来早在 2008 年，布老虎
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布老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经
不可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布老虎来自
中国先民的虎图腾。虎图腾被认为源起
华夏人文先祖、三皇之一的伏羲。伏羲存
在的年代大致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

了约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便在
陶器、石器以及玉器上，刻或画上类似虎
的图形。在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
中，发现了以蚌壳砌成的龙和虎，它们被
放置于墓葬主人的两旁。资料还显示，数
十年来，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汉朝
早期的岩画中，出现了猛虎扑羊的形象。

华夏先民崇拜虎，做虎、画虎。西汉
可以说是汉民族的少年时期，这个年代，
有了虎的岩画，更有了虎的石雕。一尊蓄
势待发的猛虎石雕，就置于霍去病墓周围
纪念碑式的石雕群中。汉代已经有了丝
帛和布，也许，作为对华夏先民虎图腾的
传承，西汉真的就已经有了布老虎；更也
许，中华一代年轻英雄霍去病，在他的
孩提时代就曾经玩过布老虎！

霍去病墓旁，排列着各种动物石
雕：马、牛、虎、野猪、怪兽、熊等
等。它们个个威风而厚重，结结实实地

反映着汉民族少年时代的初心和雄胆。
在茂陵博物馆，我还看到了多尊西汉陶
俑以及陶做的动物，如陶牛。霍去病是
个私生子，童年早期在奴婢群中度过。
作为婢女的霍去病母亲卫少儿，女红应
该不错，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缝制布玩
具。除了可能的布老虎玩具外，我推测
霍去病孩提时代玩耍的东西中，石头、
陶器乃至弓箭都在其中。这些东西在今
天看来，几乎不能被称为儿童玩具。但
是在两千多年前，没有纸，没有塑料，
更没有电脑一类，孩子们只能玩那些最
接近大地的东西：石头、泥土以及它们
的制品。这些制品中的多数，便是和人
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们：天上的
鸟，水里的鱼，田里和路上的牲口，林中
的猛兽。这些“玩具”从小锤炼、塑造了孩
子的心性。霍去病在汉匈之战中横空出
世，追亡逐北，战无不胜，诸多成因中，也

许就有他孩提时候的“玩具”，包括那憨厚
而又威风凛凛的布老虎之功。

科技的发展使得时代的跨越呈现巨
大的加速度态势。在我儿时玩的东西中，
石子沙包占了很大比重，真正秀气的玩具
寥寥无几。物以稀为贵，不到特别需要的
时候，我也舍不得玩它们。这么看来，我
与英雄霍去病之间的距离，竟然似乎还
小于我跟新一代孩子们的距离！

不过，我说的也不全对，因为那日，当
我向儿子介绍这布老虎的来头时，他凝视
了它许久，告诉我他真喜欢它。一个民族
精神的传承，就像老子说的那样，天下之
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千年滴水，塑
造着山岩的形象和性格。

我将这只从西安带回来的布老虎捧
在手上，它金黄底色，黑色条纹，耳朵
竖起，双目圆睁，红色的胡须挺向两
腮。它身躯与四肢一体，古朴及敦实威
风的样子让我感到一种难言的熟悉和亲
切，让我联想到霍去病墓旁那尊形象厚
重而威猛的卧虎。在我眼里，与那些昂
贵的玉器相比，这只布老虎是无价的。
我和它默默对视，仿佛有灵犀穿越千
年，让我感慨万千，浮想难断。

1
凉水饭儿，夏日里老家人最喜爱的晚饭之一。
一锅热粥，沥除滚热的米汤，再加入适量的凉

水，便是一盆清澈透明，并绽放着朵朵米花的凉水
饭。而家乡人最喜欢的，多是“苞米碴”或“高粱
米”做的凉水饭儿。它粒大，熟烂适口，温凉相当。
也缘熬粥时放了少许的碱，吞咽起来就特别地顺滑，
且鼻翼与唇齿舌尖又不时泛着淡淡的碱花香。无须特
别菜肴相伴，一盘刀劈咸鸭蛋，抑或一盘黄瓜菜、小
煎鱼啥的，也都是它的绝好搭配。它平淡、素味，自
然、也生态，深得人们的喜爱，无论从田间回来的农
民，还是出船归来的渔人，一仰脖就能来它两大碗。
它解渴，也解饿。入腹后，便让你感受那种由内向外
发散着微凉的舒服。

凉水饭儿于我呢？半世人生的不离不弃。特别是
闷热的夏夜，意念中唯有它，才能消除笼罩心头的暑
气。一碗下肚，不亚于一杯冰激凌，或两瓶啤酒那般
淋漓畅快。绝不夸口，它是我和老家人味觉世界里一
道永不消逝的彩虹……

2
凉水饭儿，由热粥转身而来。好吃与否，取决于粥。
粥，由米和水于铁锅中熬煮而成，当是浴火而重

生。重生后的美，不在视觉，而在于入胃通心后的味
觉享受。说到这儿，不由得让人想起灶台前的熬粥
人。每次约两小时，虽为时不长，可对溽暑中坚守并
满怀期待的熬粥人来说，分秒都是个“漫长”。由此说
来，这看似简单的一“熬”，其实却有着不同的意味和蕴
含，而那“粥”呢，也仿佛成了心与岁月的陈酿。

我家凉水饭儿，总是妈妈亲手所做。
午觉醒来，妈妈便把苞米碴一碗一碗地从米缸中

舀出，倒进泥瓦盆里，再加入清凉凉的水，浆泡半个
时辰。待到房檐下太阳的阴影一步长时，妈妈便端着浆
泡好的苞米碴，去仓房的大锅熬粥了。把苞米碴倒进铁
锅里，加适量的水，随手一小块琥珀色的碱芽子，盖好锅
盖，妈妈便蹲在灶台前，点燃灶膛里的柴禾，待火生起
来了，再把一片片干牛粪放进炉膛。牛粪在灶膛里慢
悠悠地燃烧，妈妈蹲在那儿静静地守候着。

仓房，一个簸箕大小窗子，光线很暗，也很“蒸笼”。
妈妈不时地向灶膛里探望，燃烧的牛粪火，映红了她的
脸和胸膛。汗水挂满了脸庞，也湿透了前胸和后背……

粥锅第一个滚开很慢，八分开时，妈妈便一边烧
火，一边不时地掀开锅盖，手持一柄长把铁勺于粥锅
里上下搅动。起来蹲下，蹲下再起来，不知要多少个
回合，直到粥锅里的翻滚声渐渐远去，妈妈还须焙好
火，以其余烬煨炖着。这时，她才能出去透透风。一
袋烟功夫，再烧二遍火，待粥锅沸腾，随着喷涌的热
气，仓房里便弥漫起浓浓的粥香。

粥熬好了，还不能即刻转身凉水饭。时间，大抵
是日落西山，家人齐聚的时候。不过，这时姐姐们早
已把瓜棚下的院子打扫干净，放好饭桌，摆好碗筷和
妈妈准备的那份“伴侣”——或是咸鸭蛋，或是黄瓜
菜和小煎鱼什么的。待父亲领着家人坐齐了，妈妈才
把那盆凉水饭端出来。大姐掌勺，依次盛着。妈妈上
桌了，一家人才各自捧碗，痛快地吃起来。

3
凉水饭于我心，绝不是单单的味觉记忆。
孩提时，一个夏天的傍晚，全家人正在瓜棚下吃

凉水饭呢，这时最爱逗我玩的邻居车大爷来了。他胳
肢窝夹着一团艾蒿绳，手里拿着一本 《绣像三国演
义》 来找父亲。他见我家正吃苞米碴芸豆水饭，于是
趣儿上心来，一边捋着雪白的胡子，一边笑吟吟地
说：“老小儿 （我的乳名），大爷给你破个‘闷儿’（谜
语） 猜猜？”他清了下喉咙，抑扬顿挫地说：“跨上青
龙马，手持钩镰枪，斩贼兵百万，打破瓦缸城，跑了
汤元帅，活捉豆将军。打六个物。”兄弟姐妹你看我，
我看你，一时无语。父亲见状，便笑着说：“这个‘闷
儿’有点儿难，孩子没经历过啊！”“哈哈！说难也不
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时，车大爷拉过我手，指着
我家房檐下的锄头问：“那是什么？”“锄头啊！”“对了，

‘钩镰长枪’啊！”接着车大爷又说：“今晚上你家吃的
是什么饭啊？”“苞米碴芸豆水饭。”我怯怯地答。

“哈！你又猜着了，这个‘闷儿’就是“锄头”和你家
吃的‘苞米碴芸豆水饭’。”车大爷让我走出了窘境，
可心里还嘀咕着“另外四个呢”？

又过了几日，一个雨天饭后，父亲把那天车大爷
给我的“闷儿”做了一番详解。原来，早些年农家铲
二遍地的时候，东家都要在下午歇气前，打发半拉子

（未成年农民） 挑起扁担给伙计们送凉水饭。这扁担一
头是水饭罐子，另一头是碗筷和咸鸭蛋、大咸菜啥
的。车大爷的“闷儿”，便是由半拉子为伙计们送凉水
饭时，一不小心，那扁担把水饭罐子打碎的故事演绎
而 来 。“ 跨 上 青 龙 马 —— 骑 着 垄 铲 地 ； 手 持 钩 镰
枪”——锄头；“斩贼兵百万”——田垄里的杂草；

“ 打 破 瓦 缸 城 ” —— 陶 制 水 饭 罐 子 ；“ 跑 了 汤 元
帅”——淌出来的水饭米汤；“活捉豆将军”，便是剩
下来的苞米碴芸豆水饭了。父亲一番讲解，才让我们
各自恍然大悟。

呵呵！一则关乎凉水饭儿的“闷儿”，仿佛一个动人
的故事。不！是历史，是文化，也是首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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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疾雨过后的傍晚，我独自漫步街头。突然，

一连几家餐馆玻璃窗上赫然的“农家凉水饭”招牌，
让我心怦然！“凉水饭”何时幻化成降温祛暑的美食而
悄临都市，竟勇夺城里人的暑天胃口？虽是商家心
机，其实也蕴含着都市人于暑蒸中与它的别样情感。
想来还是一个被都市人普遍认同的特别品质。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许多世间事……唯其自然、
简单、平实、厚道，方是生命的久远。

又是油菜花香的季节，家乡田间地
头到处一片金黄。我站在父亲的墓前，
凉悠悠的春雨拌和着菜花清香，轻轻地
打在脸上，浸润着我的心田，我不停地
追思着父亲留下的“吉祥三宝”和那些
不平常的故事……

32年前的2月，那是我家最悲伤的一
个月，父亲和母亲在 28 天内先后病逝。
父亲走时年纪刚过半百，母亲只度过 45
年光阴。两位老人走得那么匆忙，没给
儿女们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只留下了
父亲生前用过的平水、五尺、砌刀三件
极为普通的劳动工具，但对我来说，它
们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是父亲留给我
的“吉祥三宝”，我视它们为珍宝，珍藏
在家中、烙在永恒的记忆里！

父亲排行老四，个头不高不矮，皮
肤黝黑，脸上有几个不明显的小麻点。
他为人厚道义气，性格执著，脾气倔
强。我老家管泥瓦匠叫“砌匠”，平水、
五尺、砌刀是砌匠随身必带的三件做活
工具。“平水”用来测量墙面水平度，木
头做的，长方形、扁扁的。“五尺”是一
根用杉木做成的方形长条木尺，它既可
测量长度，又可防身辟邪。过去“砌
匠”外出做工，起早摸黑，穿山越岭，
有“五尺”在手，什么妖魔鬼怪都不
怕。砌刀不言而喻，就是用来砌墙的

刀，是铁打的。
父亲是个砌匠，他的一手好手艺在

老家一带很吃得开！他搭的“牌楼灶”，
省柴、火旺、好排烟，受到十里八村人
们的青睐。他砌的砖墙，面平线直，棱
角分明，乡亲们认为他是福星，做新屋
总喜欢请他去当“承脉师”（今称“包工
头”），他亲手盖的房子，总会给主人家
带来好运，财旺福旺！

靠挣工分过日子的那个年代，父亲
当上了生产队长，垸子里人都很尊重
他。那时，母亲生养了我们姊妹五个，
尽管父亲和母亲没日没夜地忙活，家里
还是年年超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
小学三年级还没念完就无奈地离开了学
校，回到生产队里放牛、看鸡鸭混工
分。每天一早起来，我一手拿着竹竿、
一手拿着书本，到两个垸子边田地里转
悠几遍，把鸡鸭赶得远远的，不让它们
下田啄稻麦，然后把牛牵到后山上吃
草，坐在牛背上看书。父亲见我整天这
么痴迷读书，时常愁容满面、唉声叹
气，我能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他心疼与无
奈交织的酸楚！

就在我离别学校两年后的一天，我
的一个在武汉长航工作的远房表兄来家
做客，饭桌上他问父亲：“训金读几年
级？”一向十分要强、快言快语的父亲一时

沉默无语。我故意装作没听见，埋头吃
饭，眼泪直在眼里打转转。父亲道出了实
情，表兄当即表示愿意支持我复学读书。
几天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终于
艰难地作出了决断：为了伢们将来有个好
饭碗，重操老本行，挣点钱让伢们上学！

就这样，我重新背起书包到松阳中学
插班读书。夏天夜里，我在煤油灯下做
作业，父亲总是和我同坐在一乘竹床
上，一手拿着一把破蒲扇、一手拿着一
条湿毛巾，为我扇风赶蚊子，见我头上
有汗珠，就轻轻地为我揩汗。到了冬
天，父亲总是天还没亮就起床，帮我做
早饭、烧“烘篮”，让我吃饱后带着“烘
篮”去上学。每当父亲带着他的“吉祥
三宝”外出上工时，我看到他渐渐走远
驼耸的背影，顿觉父亲像是一座挺起脊
梁、顶天立地的高山，心里暗暗发誓：
父亲，您辛苦了！儿子决不辜负您的期
望，一定发奋读书，将来做一个有志
气、对社会有用的人。

初识父亲的人总以为他是个不大好
打交道的粗人，其实，与他交往久了，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和气、蛮细心、爱
较真、好面子、讲风格的人。他的一个
徒弟曾经给我讲过令他一辈子难忘的故
事：邻村一户人家做新房，父亲是“承
脉师”。刚拜师不久的他随父亲上门干活

儿，快吃午饭的时候，父亲发现他砌的
一段墙有几块砖同了缝 （砖错缝墙才
稳），父亲立马对他严肃认真地说：“拆
了重砌！”他还在一旁发愣，父亲火了：

“俺们做手艺的人，端了人家的碗、拿了
人家的钱，就要对得起良心！”旁边的几
个师傅和房东都来相劝：“几块砖砌同了
缝冇得大碍，你就原谅徒弟一次吧！”父
亲并没有因大家的好言相劝而放弃自己
的决定，还是坚持陪着他将不合格的墙
拆除重新砌好才去吃饭。

父亲一生善结人缘，在老家砌匠圈
里算得上是德高望重，每每有新屋“上
梁出水”喝喜酒时，父亲作为“承脉
师”理应上坐，可他总是谦让给比他年
长的师傅坐首席，并主动敬酒。父亲是
这样“训徒”尊长的，也是这样教育儿
女的。他经常跟我讲，平水虽小，作用
很大，它能测出“公平”；砌砖墙线要
直、面要平，一层一层砌稳，半点不能
马虎，这样房子才能结实、经得久，做
人就好比平水和砌墙一样，要公平正
道，要行得正、走得稳，这样才会有出
息。父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可他
讲的道理就好像家乡成熟的稻穗，字字
句句沉甸甸的，让我一生享用不尽。

30 多年过去了，我也由一名大学生
成长为一名国家文化干部。这些年，由
于工作缘故，我亲眼见过很多宝物，但
在我的心中，最珍贵还是父亲的“吉祥
三宝”，因为它是父亲品格的象征，是我
家唯一的传家宝！无论我的家搬到哪
里，我都把它们珍藏在家中，让它们世
世代代传承，直到永远、永远！

老家凉水饭儿
□周云戈

◎食话◎食话

在瑞安学书法
□陈世旭

布老虎
□虔 谦（美国）

父亲的“吉祥三宝”
□陈训金

姜立纲书法


